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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不断有视频、图片传来母校遭
灾的噩耗，水漫校园，汪洋一片。莘
莘学子们急忙撤离教室，男孩子涉水
而行，女孩子们乘坐冲锋舟，更有孩
子们看着自己的课本、课桌被侵泡水
中的绝望、无奈、伤心、无助，眼泪默
默地流下了。

我们的中学校园本来在莽莽苍苍
中原一座古城西边，紧靠着古城墙，
城墙上有绿油油的爬墙虎，父亲当年
就是在这里读完高中的。进入新时
代，校园搬迁，到了如今的校址，距
离古城远了，在县城的西南一隅以前
被称作黄营坡的地方。黄营坡是一大
片低洼地带，有昆水河大致自西向东
蜿蜒其间，也有一些村落横卧在河流
两岸。因地面浩瀚阔大，曾经有一些
国营农厂在此铺展开来，当时的人们
敢想敢干，热火朝天，居然依托农
场，在这里办起了一所有着浓厚时代
痕迹的大学，还引来不少天南地北的
人参观学习。但进入新时期，这所所
谓的大学自然也就偃旗息鼓寿终正寝
了，但留下了大量的校舍，废弃实在
可惜。于是乎，我们的中学校园就迁
移到此，物换星移，时光流逝，不少
学子从此处走向四面八方，而校园也
不断扩大，起先是向东、向西铺展，
再后来，居然跨过昆水河，在河的对
岸也平整出一个偌大的校园来了。昆
水河真是穿越校园而过的一条河流
了。父亲大学毕业后，就在这样的中
学校园里默默奉献栽桃植李，无怨无
悔，直至退休。

回乡探望父母，就会陪着老人家慢
悠悠地走在校园里的教楼前，操场边，
树荫下，听着朗朗的书声，看着一张张
洋溢着青春活力的面庞，经常会有时光
倒流置身其中的恍惚。但更多的时候，
是陪着父亲在校园附近的昆水河的堤岸
上闲走、聊天。河水很浅，缓缓流淌。
河坡地上，有勤勉的人开垦着一片片的
田地，种植着色彩斑斓的各种植物，有
粮食，有蔬菜，散漫开来，煞是喜人。
某年深秋，过了小桥，沿河堤向西，放
眼望去，正在丰收的原野，一望无际，
金黄一片，在湛蓝的天空下，静穆，庄

严，微风轻拂，无一丝喧嚣。但在靠近
河堤的远处，怎会突兀地出现一屋舍俨
然的村落？父亲说，这是因为南水北
调，从燕山水库边上搬来此处的一个村
子，唤做硌裆店，校友白云霞就是来自
这个村里的呢。毕竟是新村，整齐划一，
街道规整。河堤之上，还建有亭子、小庙，
村口有碑文，记述着村落到此的缘由、时
间，令人油然而生沧海桑田之感。父亲常
说，黄营坡以前经常出现水涝，但因为深
挖了河道，经常清淤，这么多年来，昆
水两岸，一切安澜。

但，岁在辛丑，似乎一切反常，新
冠疫情虽然已经是强弩之末，却时常还
有反弹，令人烦心。而雨水也似乎特别
集中，郑州与豫北的大雨滂沱，彻夜不
息，使这样的一座中原大都市顿成泽
国，死伤之重，损失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每天给父母通电话，进行微信视频。母亲
说，今年的雨水太集中了，门前的积水已
经到大门的台阶上了。但母亲不怕水，心
里不慌，特别镇定自若，还给我说起1975
年八月份的大水，那才真是数百年难遇
的大水呢。还记得当年，爹娘捆扎木
筏把屋子里的东西都放在木筏上的情
景，真是历历在目。

在母校教书的同学信生说，哥呀，
这水不是从昆水河里满溢出来的，是从
西边扑过来的。早上四点多，已经有学
生陆陆续续进教室了，却发现，有水进
校园了。刚开始，水势不大，只是慢慢蔓
延，大家还不怎么紧张。但校园西边的院
墙突然倒塌了，校园失去了屏障，这水就
像瀑布一样往校园里灌啊。孩子们倒还冷
静，在老师们的引导下，井然有序地往教
学楼上撤退。许多女同学哪里见过这么迅
猛的大水啊。等到中午，水势虽然稍缓，却
没有降落的迹象。这个时候，上面决定，师
生撤离。信生说，因为疫情，学校开学反复
斟酌，这才刚刚稳定下来，又来了这么一
场大水，咱学校也是一万多人的规模呢。

校园里的大水终究是要退去的，经
历过这场大水的学弟学妹们在将来，一
定会记得这场不速而至的大水，会成为
他们求学生涯中的一次难得记忆。但愿
大水早日过去，一切都恢复正常的岁
月，静好。

校园里的大水
雷 雨

“雾”，双唇轻抿，这个字就随着气流发出，如同白色的莲花
缓缓盛开。雾，是秋天的客人，像河堤上的芒花和苍耳都是秋天
的客人一样。

去看雾，整整一个夏天未见，薄雾缥缈悠闲依旧，如行踪
不定的旅者，一袭白袍，四海为家。雨、露、霜、雪于二十四节气
榜上有名，可雾不在其列，雾来去自在，迷离飘忽，让我们的祖
先无法捉摸，因此没有让雾成为某个节气的专属。

上午八九点的光景，城里的雾已经消散了，树林的雾还在缭
绕、蒸腾。太阳不出，凉风不起，雾就缠绵不散，雾拥抱着秋日的
树，像是想暖暖它们，寒露过后，树的枝枝桠桠明显萧瑟稀疏了
许多，像走到岁月深处的老者，沧桑寒瘦。

树林是雾的仓库，或者说，树林兜住梦幻一般的雾，像兜
住一个梦境，如果雾有旋律，那旋律与班得瑞的轻音乐契合，
作曲家们流连于瑞士的罗春湖畔、玫瑰山麓和阿尔卑斯山，
收藏自然之声，收集鸟啼，收集雨滴，收集薄如轻纱的雾，雾
让旋律多了空灵纯粹之感，譬如《清晨》，譬如《安妮的仙境》。
薄雾温婉，爱怜地抚摸万物。自然界的雾消散的时候，乐曲中
的雾又轻柔地响起。

四野空寂，鸟在雾天翩飞，飞行时它们专注于飞，翅膀震动
有力。飞翔的本领，鸟掌握得无比娴熟，鸟不会在雾里迷路，也不
会在树干上撞疼，鸟也不减速，姿势优雅，不像人驾车在雾中时，
小心翼翼。如果像人在雾中谨慎缓行，翅膀忽而扇动忽而停止，
鸟就无法飞。鸟喜欢天空，喜欢光明，喜欢自由，鸟见到天亮就
开心，一开心就欢唱，也许是雾让鸟觉得天没真正亮堂，所以
雾天不易听到平时在明亮的拂晓中美妙的众鸟欢啼。

鸟叫声稀，雾中林间安静，静得听到一片叶落声，比脚步重。
枯叶飞下来，姿态拙朴，不像鸟天天飞，熟悉飞行，枯叶这一年才
飞一次，掌握不好平衡，穿过迷迷蒙蒙的雾气硬生生扑向地面，
叶片落下时，大多叶面朝向大地，似亲吻，如游子回到故乡，叶
片落地，“嚓”太短促，”唰”显敷衍，“叭”过于沉重，用这些拟声
词似乎不准，声音难以形容，在安静的林间，这落叶声是睡梦
中轻微的梦呓。树枝俯瞰大地，计数着离枝的有多少片叶子，
制定明年的新叶长成计划。

雾在草木丛生的树林不是无事可做。雾气弥漫着，天光不
甚明亮，雾把杠板归的小果子擦得像蓝宝石，把商陆染得像红
玛瑙。秋天气燥，雾把细密的水汽喂养土地，土地又输送给草
木，像爱美的女子为了防止皮肤干燥给自己的脸上喷雾状的
爽肤水。雾欣赏自己的杰作，久久不愿离去。覆在田地林木上
的雾，如同一床软软的被子，蓬松软和，让人想躺上去。在江西
婺源的清晨，群山环绕的村落，晨起看到雾包裹着田地，雾气
起伏伏，那时候，我以为婺源叫“雾源”。

草不动声色地忙着结籽，像农人，在雾天也不愿闲着。在寒
冬统治大地之前，草把自己的籽实安排妥当，让风、鸟、虫帮忙，
为了送出自己的孩子，野草没少操心。靠阳光，靠雨露，扎根泥
土，草得以蔓延，生生不息，无人呵护，不需谁为它们遮风挡雨，
秋雾来了，秋雨来了，草安顿好自己的籽实才疲倦地躺下，露出
金子般的笑容。雾赠予草无数钻石，似乎替自然之神给草加冕，
因为草在自己的一生中演绎着博大、勤勉、无私、顽强诸多美德。
雾忙碌着，直到阳光升起。

荷兰的摄影家Albert喜爱拍摄雾，为雾守候，他说，当每个
人都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带着相机走进雾气之中，这会带给我
一种平静的感觉。他拍摄的雾景色彩丰富，被初生的阳光染成
淡金的雾，刚刚破晓时从地平线上升起青色的雾，在石楠花盛
开的时候，浅紫色带有有忧郁气质的雾。雾如此之美，人感觉

自己在童话里漫步。
遇见真正的雾，越来越可贵。雾

常有入侵者，浑浊的烟、肆虐的尘混
迹于雾，于是，雾成了霾。霾时常出
没，像一头巨大的狰狞的兽，像灰色
的网将世界笼罩，曾经有一场霾，在
黑沉沉的深夜吞噬着房屋、公路，熟
悉的回家的路变得遥不可及，车子
像蜗牛一样在霾中前行，无以名状
的恐惧席卷而来。粉尘、废气、浊烟正
在喂养着这只可怕的巨兽。有霾的日
子，变成一个个噩梦般的存在。

但愿，我们常能见到洁净的雾，
而不是在乐曲中想象雾，在照片中
触摸雾，在文字的描述中发出惊叹：
啊，原来雾是这样的！

雾中漫步
张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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